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傈僳族音节文字使用现状
*1

韩立坤

【内容提要】:傈僳族音节文字由个人创制，是傈僳族唯一的本民族自创文字，具有独特的研究价值。在云南省

维西县，经过近百年的传承，音节文字至今仍在流传和使用。通过开设兴趣课程、设置报纸栏目、加大宣传力度、

出版书籍等多种措施，音节文字的使用出现了新情况，民间自发学习的人数有所增长。而署名为“汪忍波”的音节

文字石碑文献，则是继 20 世纪 80 年代调查后的又一次重要发现。音节文字已经成为维西傈僳族的符号，具有学

术研究和民族认同的双重功用。

【关键词】:傈僳族；音节文字；民族文字；文字使用

傈僳族音节文字，傈僳语称为“马当同鹅”（ma44da33tho33bo44），意为“写在竹片上的文字”，根据文字性质，学界一

般称之为傈僳族音节文字。傈僳族音节文字主要流行于维西傈僳族自治县。维西位于云南省西北隅，迪庆藏族自治州南端，是

全国唯一的傈僳族自治县。

傈僳族人民很早就意识到本民族无文字的状况。长期以来，傈僳族人依靠刻木、结绳等原始记事方式，作为辅助记忆的工

具，并一度发展出了刻木信一类具有文书性质的原始文献。
[1]
但原始记事方式不能完全取代文字的功用。十九世纪末，随着基督

教的传播，西方传教士进入傈僳族地区。为便于传教，传教士创制了两种傈僳族文字：王慧仁（或称王怀仁） 以云南省武定县

傈僳族语音为基础， 创制了一种伯格理文字。1904 年，英国传教士伯格理（Samuel Pollard）到贵州威宁石门坎苗族地区传

教。在当地苗族知识分子杨雅各等人的帮助下，以苗语滇东北次方言发音为基础，创制了伯格理苗文。伯格理苗文包括常见的

大定字母， 字母分为拼写声母的大字母和拼写韵母的小字母。王慧仁根据伯格理苗文的方式创制了格框式傈僳族文， 称为格

框式傈僳文。英国传教士富能仁和缅甸克伦族青年宇巴托以缅甸北部曼坎一带的傈僳语为基础， 将大写拉丁字母正反颠倒， 创

制出老傈僳文。但是，这两种文字仍然不是由傈僳族本民族创制的傈僳文。直到 20 世纪 20 年代，云南省维西县的傈僳族人汪

忍波凭一己之力创制出的傈僳族音节文字， 才是完全由傈僳族人士自行创制的傈僳文。

汪忍波（又作哇忍波、哇士波或凹士波，1900-1965），云南省维西县叶枝镇岩瓦洛村人，傈僳族农民， 少年时期曾学习

过傈僳族原始宗教，是叶枝当地傈僳族“祭天仪式”的第二十代传承人和著名尼扒
①2
，享有崇高的威望。汪忍波创制音节文字的

初衷与其个人经历有关。在记述生平的《自传》中，汪忍波感慨，“长期以来，傈僳都用刻木记事。刻木不能记人的名字，也

不能把一件事记得清楚。一件事情刻在木板上，时间一久，过了两代三代，随人解释，就会把真的说成是假的，把假的当作真

的。正由于傈僳是刻木记事， 往往会受人欺骗。记在木刻上的一个符号，可以解释成一钱，可以解释成一两，也可以解释成一

斤……总之， 傈僳族因为没有文字而吃了多少苦头呵！ 我对这个问题的感受是很深的。”
②3

音节文字的创制， 大约从 1922 年 8 月开始。
③4
经过数年努力，汪忍波终于创制出一整套音节文字系统。这套文字系统包

含一千个左右的字符，字符的形体类似汉字，有些字则直接借用汉字， 或在汉字基础之上加以改动， 成为新字。读写顺序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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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①尼扒，傈僳语音译，指能与鬼神交往的人，即巫师。

3 ②木玉璋翻译，李汝春整理：《哇忍波自传》，《维西文史资料》第一辑，1989 年，第 1～2 页。

4 ③关于傈僳族音节文字的创制时间， 尚有 1923 年，1924 年等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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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由左往右，不分段，不使用标点符号，读时根据具体文意加以停顿。根据文献记录， 汪忍波创制的音节文字基本可以将叶枝

当地傈僳语的全部音节反映出来。
[2]
为方便教学和推广，汪忍波编写了《识字课本》。此外，他还使用音节文字记录了内容丰富

的文献资料，包括傈僳族远古的神话、传说、诗歌、天文历法、占卜等各个方面的材料，其中，最著名的当属《祭天古歌》。

汪忍波的傈僳族音节文字文献，填补了傈僳族文献记录的空白， 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民族文化遗产。

傈僳族音节文字出现后不久即被外界所发现。但围绕这种文字一直有很多问题悬而未决。2015 年 5 月， 笔者亲赴维西进

行田野调查，重点调查了音节文字的使用现状。

本次田野调查的时间为 2015 年 5 月 25 日至 31 日,向导为维西县傈僳研究所的余海忠所长（以下简称余所长）。余所长

是傈僳族人，能够熟练使用音节文字， 曾参与编写了一些与音节文字相关的书籍。

一、过去调查资料记载的傈僳族音节文字使用概况

历史上，对于音节文字的使用情况，自 20 世纪 40 年代起，便开始有过数次调查。

（一）音节文字的发现与早期调查

1943 年，叶枝人李兆丰于云南《正义报》发表文章《傈僳族两种文字》，历史上首次较为科学地介绍了傈僳族音节文字的

创制过程、文字特点及当时的推行状况：“维西属岩瓦洛出了一个发明文字的傈僳人，名叫汪忍波，他天天画，三个月后，创

造出三百多个字了，已经流行到了乡间……学习这种文字的已有近千余人。他的读法由左到右，如读字典上的单字，没有成句

成语，一字一音，只论同音，不论同意义。”
①5

1945 年，张征东等人在对傈僳族社会历史情况进行调查时， 也在叶枝当地对音节文字进行了一些调查，搜集了部分资料，

汇总写入《云南傈僳族及贡山、福贡社会调查报告》。该报告指出，“1945 年 10 月 24 日，邀请维西叶枝乡岩瓦洛村哇士波……

于十年前创造傈僳文字一种，其要则系将音同之文字以同一形体表示，全部单字约计八百个。现县属之康普、叶枝两乡习之者

渐多，唯哇士波因为普通之农民，故未能以全力从事此种文字推广， 是目前各处识者约三百人左右。”
②6
值得一提的是，汪忍

波在《自述》中提到“省里来了一个委员， 把我叫过去反复盘问”
③7
，疑似指的就是张征东的此次调查。

（二）建国（1949 年）后对音节文字使用状况的调查

20 世纪 50 年代，中央民族大学（时称中央民族学院） 派出调查组到维西对音节文字进行调查。1954 年，汪忍波去昆明

参观，木玉璋等人见到他本人， 并对音节文字进行了一般性了解。
[3]
1957 年，木顺江亲赴维西，汪忍波告诉他，“藏族有文字，

纳西族有文字，我们傈僳族没有文字，我要创制出一种文字，写在竹片上。”
[4]
中央民族学院傈僳语班的师生也曾对音节文字做

过一定的研究。但是，建国初期的这几次调查，研究者的注意力主要集中于音节文字本身，至于汪忍波和弟子们用这种文字记

录了什么，尚不得而知。

对音节文字的大规模调查始于 20 世纪 80年代初。1982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语言室的木玉璋亲自前往维西，维

西县高度重视，抽调蔡武成、余胜祥和余友德等人组成联合调查组，前往汪忍波的家乡叶枝进行调查。这次调查历时一个多月，

广泛访问了汪忍波的亲属、授业弟子及当地群众， 搜集到了一大批音节文字的书写材料。调查组回到县城后，对搜集的文字和

5 ①李兆丰采写报道《傈僳族两种文字》，原载云南省昆明市《正义报》1943 年 11 月 16 日副刊《边疆》栏目。

6 ②西南民族学院图书馆编写：《云南傈僳族及贡山福贡社会调查报告》（内部资料），1986 年，第 144 页。

7 ③木玉璋翻译，李汝春整理：《哇忍波自传》，《维西文史资料》第一辑，1989 年，第 1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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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头材料进行整理，发现其内容十分丰富，其中包括傈僳族《祭天古歌》中《造日造月》等九部古歌的文献。
[5]
调查组认识到了

音节文字文献的重要性，将下一步的工作重点应该放到搜集、整理和研究音节文字文献上。

1983 年，木玉璋、蔡武成和余胜祥再次前往叶枝一带进行调查。调查组搜集到十二块薄木板，记录了《祭天古歌》的提纲

（每句开头的两个字）。据知情人讲，当年汪忍波就是手持这些模板吟唱祭天古歌。调查人员请汪忍波亲传弟子鱼亲龙等几位

老人按照“提纲”逐一吟唱，做了录音，带回维西县后进行记录、整理和翻译工作。
①8

对于音节文字的很多描述基本来源于 20世纪 80 年代的这几次调查。例如，云南省维西傈僳族自治县志编纂委员会编纂的

《维西傈僳族自治县志》的语言文字编，介绍了音节文字的创造推行和文字特征，并附有《识字课本》单字；人物编中介绍了

汪忍波生平。
[6]
其后很多关于傈僳族音节文字和汪忍波的科普性介绍， 都是基于《县志》的记载。

这次调查过后， 维西县的汉刚等人还多次下乡进行调查， 继续收集了一些音节文字的文献材料。2004 年夏，华东师范大

学的高慧宜在撰写博士论文《傈僳族竹书文字研究》时，也曾到维西县进行了实地考察。在汉刚的支持下，高慧宜对音节文字

的本义进行了考释。以此为基础， 论文第一次对傈僳族竹书进行了较为全面而系统的研究。木玉璋编著的三卷本《傈僳族语言

文字及文献研究》将此前的调查成果汇编成书，也是一部系统研究傈僳族音节文字的专著。

综上所述，此前的数次调查，对傈僳族音节文字在当时的使用状况做了大致了解， 搜集和整理了部分音节文字文献。然而，

20 世纪世纪 80 年代之后，音节文字的使用状况却缺乏系统的调查和研究，其现状如何并不为人所知。

二、傈僳族音节文字使用现状调查

笔者主要调查了维西县保和镇， 保和镇拉河柱村老鸦树组， 叶枝镇的新洛下村开谷米二组和新洛村瓦口组。

（一）保和镇音节文字使用现状的调查

笔者首先来到维西县傈僳族研究所。维西县在 2012 年成立了傈僳族研究所，主要目的之一就是保护和挖掘音节文字， 共

有六名在编人员。笔者主要访问了研究所的工作人员蜂先生。

蜂先生，39 岁，傈僳族，对音节文字比较熟悉。在出版《祭天古歌》等音节文字书籍时，他对音节文字开始产生兴趣，进

而萌生学习的念头。蜂先生主要依靠自学， 遇到问题就向所里的余海忠、汉刚等人请教。为了便于向群众中推广，他在《维西

报》开辟了一个栏目，不定期地介绍数个音节文字。除了研究所的工作，蜂先生还在维西县民族小学代课， 教授老傈僳文和音

节文字。在其带领下，笔者到民族小学旁听了一堂音节文字课。

维西县民族小学位于保和镇的北部， 是全县教学质量最好的小学，只有四、五、六三个年级，共六个班，约有师生三百余

人，包括傈僳、纳西、藏、汉、彝、普米、怒等民族。据蜂先生介绍，民族小学在 2014 年首次开设音节文字课程作为课外兴趣

班，每班每周上一次课，持续整个学期。音节文字课有专门的教室，共有两位老师授课，课本采用傈僳族研究所自行编写的《傈

僳族音节文字识字读本》。为了便于学生学习，教师先教授老傈僳文， 以此为基础， 再学习音节文字。音节文字课主要在于

提高学生兴趣，不设考试，平时会做听写检查。笔者旁听时，这个五年级班已经学了一百多个字。

下课后，蜂先生告诉笔者，有的同学积极性很高， 会在课下主动学习音节文字。他同时提到，音节文字课也遇到了许多困

难：首先，教师人手不足，只能请如蜂先生这样的校外人士担任，急需音节文字的专职教师；其次，由于只是兴趣课程，不做

8 ①维西傈僳研究会选编：《祭天古歌》（内部材料），1999 年，第 878～88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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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要求，所以课时经常被主科（语文、数学等）占用；再次，民族小学的学生最多只学习三年音节文字，升入初中后缺乏后

续课程。

此外，蜂先生还介绍说，从 2014 年开始，叶枝镇也有小学开班进行音节文字教学， 但与维西县民族小学的方式有所不同。

叶枝镇的小学使用汪忍波编写的《识字课本》作为授课材料，请音节文字传承人教学。不过，因为《识字课本》对学生而言程

度较高， 传承人也没有受过师范教育，对授课方式并不了解，因此效果不如维西县民族小学理想。

（二）保和镇拉河柱村老鸦树组音节文字使用现状的调查

拉河柱村老鸦树组位于保和镇附近的山上，距离保和镇不远。受访人余先生，63 岁，傈僳族，原来居住于叶枝镇梓里村白

马洛组，父亲是汪忍波的学生。余先生在 20 世纪 80 年代曾经参与过木玉璋的联合调查组， 在叶枝一带对音节文字进行了广

泛的调查。余先生会讲汉语，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 曾在当地和云南省的报纸、杂志发表多篇文章。

笔者向余先生询问了联合调查组的工作情况。他自述当时在叶枝乡的医院工作， 十分忙碌，县里来人劝说后才参加了调查

工作。在调查组工作时，他多次下乡，收集了相当数量的音节文字文献。余先生幼年时见过汪忍波，对他还有依稀印象。他回

忆说，汪忍波个子高高的，穿着傈僳族的条纹衣服，靠墙而立，比较沉默，但非常慈祥。

另据蜂先生告知， 余先生家中藏有两本音节文字文献，轻易不对外展示。余先生向笔者出示了一本音节文字文献。文献为

白棉纸，经过辨识，标题为《傈僳故事书》，写于 1983 年，书中绘有图画两幅。

（三）叶枝镇新洛下村开谷米二组音节文字使用现状的调查

叶枝镇位于维西县北部， 镇政府所在地距保和镇约有八十公里。汪忍波故居所在地叶枝镇岩瓦洛村，后改名米俄巴，现划

归新洛下村开谷米二组。当地人习惯上还是称之为米俄巴。开谷米二组在叶枝镇北部的山上，紧邻澜沧江。

余所长首先带领笔者拜谒了汪忍波夫妻二人的合葬墓。汪忍波墓位于一处山间小平原，没有道路通往墓地，必须步行。山

间林木繁密，在路上， 笔者发现有棵较为高大的树木上悬挂着音节文字木牌。据余所长介绍，这是附近傈僳族群众举行祭祀仪

式所使用的物品。木牌较新，字迹清晰，应为最近几年悬挂。汪忍波与妻子的合葬墓原本不在现在的位置，前几年迁移过去，

并进行了重新修缮。墓碑上刻有汪忍波的照片和生平介绍。

拜谒过后，在余所长的引领下，笔者在开谷米二组村中见到了受访人燕先生。燕先生，50岁，傈僳族人。其家门口挂有音

节文字书写的木牌，经询问，木牌的内容为《养畜经》。房间内也挂有音节文字木牌两幅。燕先生能够识读音节文字。他向笔

者出示了一个黑色皮封面笔记本，里面是他工整抄写的音节文字，大约有四十页。燕先生说，他先是向汪忍波的徒弟学习，后

又向汪忍波之孙阿双双学习了音节文字。20 世纪 50 年代，燕先生的父亲做村中的集体保管员，需要记录物资、粮食等，但不

通汉语，不晓汉字，所以也曾向汪忍波学习音节文字，并使用其进行记录。

在采访中， 燕先生提到的一件事引起了笔者的关注。燕先生说，他在 2013 年发现了刻有音节文字的石碑，石碑署名汪忍

波和噶麦波（音译），主要内容为预言。他回忆说，当时山下老陈的媳妇（即新洛村瓦口组的余女士）给了他五十斤米、烟一

条和鱼等物品，请他和阿双双出工，去附近山上的旧矿洞寻矿。他们花了两三天时间，没有找到矿，但在一个垮塌的矿洞里发

现了石碑。发现石碑后，阿双双在洞口插上松枝，挂了一个写有音节文字的牌子，做“尼扒活动”（即傈僳族原始宗教祭祀）。

经燕先生辨认，牌子上写的是《识字课本》的内容。他猜测阿双双此举是要向汪忍波告知石碑已经挖出来了。后来，余女士给

了他一百元钱，换取了石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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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燕先生的带领下， 笔者又见到了另一位受访人熊先生。熊先生是汪忍波的亲属，六十多岁，为村中唯一的尼扒。笔者向

他询问了尼扒的传承情况， 熊先生介绍说， 他是本村第三代尼扒，他向前代尼扒学，前代尼扒向汪忍波学。如果前代尼扒健

在，他是不可以主持祭祀仪式的。熊先生会吟唱《求雨》等经文，主持村中的祭天仪式、求雨等活动。在笔者的要求下，他吟

唱了《招魂》中的一小部分。关于音节文字，熊先生以前跟随汪忍波的徒弟学习过音节文字， 后又向汪忍波之孙阿双双学过，

可以识读，但不怎么会写，偶尔会使用汉字记一点发音。熊先生还回忆了汪忍波在世时教授音节文字的情况。他说，记得小时

候大家围坐在火塘边， 汪忍波在灰上写字教授。若大家学会，则擦去旧字，再写新字。但由于时代限制，当时只能私下偷偷授

课，不能公开教学。

熊先生的女儿熊女士，27 岁， 正打算学习音节文字。熊女士告诉笔者，有次带母亲去医院看病，同人聊天时提起汪忍波

和音节文字，但对方却以为她是同乐村
①9
人。熊女士向笔者反复确认， 一定要写清楚汪忍波是新洛村人而非同乐村，她认为这

点至关重要。

笔者还向燕先生、熊先生和熊女士询问村中是否有过纳西族人，均得到否定答案。他们称米俄巴是纯傈僳族村，从没有外

族人。

（四）叶枝镇新洛村瓦口组音节文字使用现状的调查

新洛村瓦口组在开谷米二组的山脚下，紧靠澜沧江。余所长带领笔者拜访了受访人陈先生和他的妻子余女士。陈先生，64 岁，

傈僳族，做过村主任。余女士以前在白济汛
②10
供销社工作，口才很好，会纳西语，懂一些“纳西规矩”

③11
。

陈先生家中供奉着一幅汪忍波的坐像，并有香炉一尊。余女士称香炉是汪忍波的遗物，为其亲手所做。笔者询问了发现石

碑的过程，与燕先生的叙述基本一致。笔者提出想看一看石碑，陈先生说，因为石碑贵重，所以藏到了山上，只有周末时才会

取回来。陈先生向笔者出示了一块状似甲片的物品。此物与石碑同时出土，金属质地，银色，类似古代盔甲的某部分，但无法

分辨究竟为何物。

三、调查结论

经过本次对傈僳族音节文字的调查， 笔者获得了一些新的发现。

（一）音节文字仍有人使用

先前学界认为，随着教育普及，使用音节文字的人逐渐减少，甚至已经消失。然而，在调查走访中发现，民间自发学习、

使用、传播音节文字的情况并不罕见。叶枝镇傈僳族人的宗教活动中，使用音节文字书写的木牌作为宗教物品。一些傈僳族人

主动学习音节文字，如蜂先生，出于兴趣，自学了音节文字；又如熊女士，正准备着手学习。民族小学的一些学生通过音节文

字课程也产生了兴趣，也会在课下主动学习。

维西当地傈僳族群众对音节文字有强烈的认同感。虽然能够识读的人数量并不多，但音节文字和汪忍波在当地享有很高的

9 ①同乐村，又称同乐大村，位于米俄巴村相邻的山上，是澜沧江流域一处保存完好的傈僳族大村。近些年来，同乐村依托傈

僳族特色，开发旅游资源，吸引了不少游客，因此较为出名。同乐村中建有一处广场，有汪忍波塑像和音节文字，也有音节文

字的展览馆，但汪忍波本人并不是同乐村人。

10 ②白济汛，维西县七个乡之一。

11 ③即纳西族的风俗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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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名度。笔者在保和镇和叶枝镇进行调查时， 余所长介绍笔者来历，提到“音节文字”，几乎所有人都能说出汪忍波的名字。

笔者在保和镇随机采访几位路人， 他们也知道路牌上的字是汪忍波所创的音节文字。有一在维西县做生意的四川人，笔者向他

询问，他虽然答不出汪忍波和音节文字，但也可以说出路牌上是“一个傈僳人自己造的字”。

（二）过去的某些记述和结论不准确

在过去，对于音节文字的记述，多源于《维西傈僳族自治县志》之类的已有资料，由于年深日久，出现了一些不够准确的

描述和结论，与实地考察所获得的资料不符。

例如，木玉璋、高慧宜等学者在考释音节文字字源时，认为有一部分来自纳西哥巴文。木玉璋甚至提出， 有部分音节文字

字符源于贵州老彝文。但实地走访时，汪忍波所在村的村民告诉笔者，村中从未有过纳西族和彝族居住；而且，汪忍波所学习

的傈僳族原始宗教， 也与纳西东巴教无关。村民反映，之所以有“东巴”的称呼，是为了便于向笔者这样的外族人解释“尼扒”

的含义，实际上，纳西族做纳西族的宗教仪式，傈僳族做傈僳族的宗教仪式，东巴是东巴，尼扒是尼扒，二者不同，几乎不存

在相互学习的情况。至于彝族，当地几乎没有彝族，更没有听说过彝族使用的文字。这也符合县志的记载，彝族迁入维西的时

间最早在 1923 年， 迁入地也不在叶枝。此时汪忍波已经开始创制音节文字，借入老彝文字符的可能性极低。

（三）发现了新的音节文字文献

在田野调查过程中， 发现了新的音节文字文献。2013 年燕先生和阿双双共同发现的音节文字石碑，当属首次发现的音节

文字石刻文献。石刻署名汪忍波和嘎麦波（音译），字体秀丽，内容为预言。但是，石碑埋入矿洞的时间、原因，另一署名者

的身份等问题仍然需要进一步的调查和研究。

（四）音节文字使用出现了新情况

除了民间自发学习和传承， 维西县政府通过行政手段，开始尝试推广音节文字。例如，路牌、广场、公园等公共设施，在

汉字和老傈僳文外，加入音节文字。在维西县民族小学，开设音节文字课程，引发学生兴趣，利于音节文字的传承。在报纸等

媒体，也对音节文字进行了一定宣传。维西县傈僳族研究所的汉刚、汉维杰还尝试将音节文字与计算机结合， 开发了音节文字

输入法，目前已初见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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